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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民族文学流变中的多重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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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老舍的作品，在中国境内的族别文学分野中，隶属于满族文学。这句话，在十年前说出来，还让文学圈内的某些有识之士感到有那

么一点意外和茫然。笔者于1984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老舍学术讨论会上，曾经提交了题为《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的论文

①，虽然得到了许多与会学者的赞同和认可，但也确有些颇不以为然的反馈，似乎把老舍作为少数民族作家，把老舍作品作为少数民族

文学来看待，便是有意无意地在贬低老舍及其创作的价值。记得当时，我曾在会议发言中说过：“认定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当

然不是为着给某个民族争一位文化名人的世俗愿望；捅破这层窗户纸，有助于研究者放开眼界，进一步发掘和提炼老舍艺术的个性特

征，还会有利于促进文学艺术民族化发展方向的探索。”我所说的这两句话，不仅是对我提出有关学术意见的一种解释，同时，也可以

说是一种呼吁和预测，因为，我已经感到，如果能用老舍的创作经验来探测我国多民族文学的现实发展，如果能用老舍的创作特征来摸

索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在规律，一定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近年来，国内外的老舍研究学者，又相继在北京、重庆、长春等地，举行过几届全国性的老舍学术讨论会和第一届国际老舍学术讨

论会，通过会议上的彼此切磋，以及这十年间许多学者发表的大量著述，证实将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纳入视野，已经成为老舍研

究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在我们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界，各民族的作家与学者，关注老舍及其创作的热情，同样地在日益增高。在许多

类别的民族文学史册上，都有关于老舍创作成就的详尽介绍和高度评价，同时，不仅是满族作家们，还有越来越多的各民族的当代作家

们，正在从老舍的辉煌成功中寻觅可资自己借鉴的“真经”。 

  本文的写作目的，即在于从一个民族文学研究者的角度，谈谈老舍在我国满族文学流变、尤其是在我国多民族文学流变中的意义与

蕴含。 

 

Α，老舍与满族文学流变 

 

  有趣得很，倒退若干年，不但老舍作品属于满族文学的提法要遭到怀疑，甚至于在我国多民族的当代文学组合里有没有“满族文

学”的存在, 也是个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其实,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仅只在于满族作家们早已在用汉语文进行创作， 他们的作品大多没

有特意注明“满族”题材标记。我们有些人，习惯于把用少数民族文字状写封闭的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看作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典范性作

品，在他们的眼里，“满族文学”似乎难以成立。 

  这里，已经没必要去重复这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界怎样一步步地纠正了“没有满族文学存在”的偏见。满族，作为中国56个兄弟民

族之一，在我国的现实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与文学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非但不是愈益降低，反倒越发地不可忽略了；满族作家们所

展现的群体创作优势，在目前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坛上，已经是研究者们要特别予以重视的了。而且，经历了许多年满族作家在作品中不

便过多描述本民族历史命运的不正常的过程之后,最近的十七八年内，满族作家笔下的满族题材作品层出，其中象《血菩提》（作者朱

春雨）、《公主的女儿》（作者赵大年）、《德布达理》（作者边玲玲）、《曹雪芹》（作者端木蕻良）、《盐丁儿》（作者颜一烟）

之类的小说以及《努尔哈赤》（作者俞智先等）之类的影视作品，均堪称优秀的代表作。 

  老舍在满族古典文学向满族当代文学的过渡中，是一道至关重要的桥涵。他诞生于清末，辞世于共和国建立17年后的“文革”之

初，其文学生涯横跨现代文学发展的全过程而直抵当代文学发展第一阶段的结束。他的丰厚创作，对满族文学的历史发展来说，具有承

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满族作家文学的历史，是从公元1635年女真族更名满洲族之后起算的。此前，虽然满族的先世   人与女真人分别在渤海国时期

（相当于中原的唐代）和金元时期，涌现出过为数不少的汉文作家，但是鉴于种种学术上的认识，目前学界还多是把满族文学的上限定

在满洲族（后简称满族）共同体形成之时。满族更名之始，是有本民族的文字——满文的。当时，满族因自身发展的原因，还没有纯粹

的作家文学作品，但在用满文书写留存下来的“满文老档”等历史文献中，已经出现了文学色彩很浓的篇什。——这种情况，在许多民

族出现书面文学的初期都有过。然而，由于随后不久满族统治者即定鼎中原，汉族文化扑面而至很难彻底抵御，同时满族统治者也为了

巩固政权而需要占据古国文化的至高点，所以满族几乎是全民族都很快地投入了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于是，满族文字终于未能与满族文

学真正结合，有清一代，只有政治等类别的文书坚持了满文书写，而满族的作家文学作品绝大多数都是用汉语文创作。这种情况，大而



言之，即出于一个小民族在文化上的无奈（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时期也不会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民族传统），又确乎是来自一个具有超

常文化胆识的民族的主动进取（清代的满族上层很明白，没有文化上的统治是不牢靠的统治）。满族在文化上的开放性格，就是从那时

打下的基础。清代的满族文学，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就：在诗词方面，产生了纳兰性德、西林太清等大词人和岳端、文昭、永忠、敦

诚、铁保、奕绘等名诗人；在小说方面，产生了《红楼梦》（作者满洲正白旗包衣人曹雪芹）、《夜谭随录》（文言小说集，作者和邦

额）、《萤窗异草》（文言小说集，作者长白浩歌子即庆兰）、《儿女英雄传》（长篇白话小说，作者文康）等优秀作品。据各种资料

的估算，有清一代在艺术上可以上档次的满族作家，当不下300人。 

  而到了民国年间，满族特殊的社会位置，决定了它的文学命运不会太好。这期间，虽然于老舍之外，也出现了几位有成就的满族作

家（例如端木蕻良、舒群、关沫南、李辉英等），但毕竟人数较少，而整体影响亦骤减。真正能够在这一时期代表满族文学传统与满族

文学形象的，当推老舍。他以本民族前辈文学家们展示过的杰出的艺术天赋，纵横驰骋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造成了文坛的诸多轰动

效应。他创作于现代及当代两个文学时期的大量作品，继承发扬了满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关注城市下层人的生活悲剧（承袭和邦额、文

昭、奕绘之遗风），解剖自己民族由盛及衰的历史教训（推进曹雪芹的思考），用最受读者喜爱的大众口语来烹制艺术佳肴（弘扬文康

的语言情趣）……而他于传统之上又多有开拓，在创作中熔铸着更多的现代观念与现代手法，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体现出时代文明的艺

术，所以，他留给满族后代作家的，远比他在自己那个时代能从前辈满族作家手中接过来的遗产要多。 

  虽然老舍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所涉及的题材、人物以及所运用的艺术手段，都具有内在的满族历史文化的契合性，但是，他并不满

足，他把更重的满族文学责任挑起来。1947年，他读到一位年轻的满族诗人（即丁耶，现在吉林省）创作的一篇叙述满族家世的长诗

《外祖父的天下》，极为高兴和赞赏，努力说服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编委，把该诗发表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中国作家》杂志上。（后来这

篇诗作成了满族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老舍自己也始终记挂着要推出具有鲜明满族色彩的作品，他后来创作的不朽之作《茶馆》和《正

红旗下》等，直接了当地描述满族生活。纵观当代文学时期的前17年，满族作家在作品中明确地写满族题材，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但

老舍的这种表率作用是极有力的，本文前面所介绍的近些年来满族题材的一系列好作品，都可以被看作是在老舍创作的引导和感召下出

现的。 

  满族作家文学的流变史，刚满三个半世纪。这部并不很长的史册是令人感慨的。假如说，纳兰性德和曹雪芹是满族古典文学发展时

期矗立其间的两位艺术巨人，那么，老舍则不仅是满族现代与当代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是满族文学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

无可替代的重要纽带。老舍的名字，如同纳兰性德、曹雪芹一样，不仅早已成为满族文学的骄傲，而且也成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乃至

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 

 

Β，老舍与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流变 

              

  老舍，在中国现代与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中，是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他的超越民族和国界（也将超越历史）的文学成功，无可

置疑地证实了，少数民族的作家，完全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有大的艺术作为。他的成功对我国当代各民族众多的作家来说，可谓“挡不住

的诱惑”。 

  老舍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应当说，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多重的。 

  我们知道，世界上现存的所有民族，都有着自成单元的传统文化，都有着与自身传统文化相联系的民族文学（即使没有书面文学，

也还具有口头文学）。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彼此封闭与隔绝的年代，文学的民族性来得最浓重、最鲜明，文学对民族文化的依赖性也最

强烈、最彻底。但是，也正是因此，十足的民族性，往往成了文学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取得成功的羁绊。“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

界的”，这句“箴言”在被无限度地夸大其作用的时候，便离开了真理。正如我国某些少数民族的文学，迟迟难以突破一己的传统文化

樊篱，其结果，便只能是抱残守缺、自我圆满而已。 

  老舍的经验证实，当代的民族作家，不应该、也不可能再到相对密闭的文化环境中找寻成功之路。要勇于走进广阔的充满异质文化

交流互动的文化天地，在接受外民族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民族文化的内在魅力和外在风采。老舍自幼生长于本民族的开放式

的文化土壤中，既深入地植根于满族文化，又对汉族等中原民族的文化有着真切的体验；他在青年时期还旅居英伦，环游欧亚，后来又

到过美洲新大陆，对中外文化的异同也有精密的观察。在这一系列文化巡游之后的回归，无疑，对产生超越民族狭隘文化眼光的大作

家，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国当代文坛上的出身于少数民族的作家，从他们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上来分析，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

“本源派生—文化自恋”型的，他们自幼在本民族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传统的文化浸透了他们的思维与习尚，在任何情况下遇到异质文

化的影响，都会本能地恪守自我，抵御干扰，习惯于在作品中以本民族的固有文化价值标尺，去评估本民族社会及他民族社会的一切客

观事物；第二种，是“植根本源—文化交融”型的，他们的特点是对本民族的文化具备骨肉般的体认，并以本民族文学的创作者为基本

自识，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发展抱着强烈的责任感，却又在与外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虚怀若谷，大胆汲纳，从而建立起自己具有多

重文化参照系的以本源文化为基准而又博采众长的崭新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并把这种观念注入创作中间；第三种，是“游离本源—文化

他附”型的，这类作家从小生活在别民族的文化环境中，向来没有领受过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即使是在成为作家之后也不曾做过

向本民族文化回归的努力，所以他们的作品从题材、语言、手法到审美追求，都与本民族的文化无涉。 

  放眼今日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坛，上述三种类型的作家已经各有相当的数量。第三类作家，在少数民族文学队伍中往往难以摆脱某种



尴尬，随着社会的文化变迁，这类作家恐怕还会有所增多，他们的作品，因为不能占据少数民族文学的典范位置，故而在民族文学的发

展中，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供发掘。而以往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第一类作家，他们的确对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挥过开创性的历史作

用，但是，不断向新的审美境界攀升的各民族文学欣赏者们，到了后来，却又常常对这类作家及其作品敬而远之以至彻底疏淡了，其道

理，主要是他们的作品既缺乏时代的气息，更缺乏与别民族文化产生互动与共鸣效应的内在艺术机制。 

  第二类作家，则在新时代的文坛上构筑了明显的创作优势。他们的作品，既含有本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又建有与外民族读者欣赏

需求彼此沟通的渠道，从而展示了在人类文化进入多元并存、交流互动时代的强有力的冲击性。老舍，正是这第二类少数民族作家的天

才代表，也是这个新的文学时代刚刚降临于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之时所出现的少数民族新型文化与新型文学的先驱者。人们越来越看得清

楚：老舍在横跨“满族—汉族—西方现代诸民族”这多重的文化系统之上所建造的属于自己而超乎常人的精到的文化视角，对这位少数

民族作家登临人类文学的高梯级，是多么地必要和重要！ 

  人们过去往往爱用一种疑惑的眼光来注视满族和满族文化，以为只有象以往某些民族那样，长久坚持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才是地

道的、堪称名副其实的民族与民族文化形态，而满族，则早以被他民族所“同化”了。殊不知，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尤其是在近年来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所有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异化着，民族间的

交流以人们无法控制和调节的迅猛程度在发展。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我国现有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他们中几乎达到总数９０％以上的

作家，均在用汉语文写作，连蒙、藏、维、哈、朝等一向以用本民族文字创作见长的少数民族，作家们用汉语文写作品的比例也在不断

地大幅度地上扬。满族在清代曾经半是无奈半是进取地走上的那条语言转轨之路，现在已然出现在其他许多少数民族的脚下。这其实一

点也不必大惊小怪，人类文明的进程从来如此。同时，国内外的无数例证又说明，逐步放弃本民族原来的语言文字，甚至洞开民族之间

的文化壁垒，都还离着一种民族文化的最后被“同化”，离着一个民族的最后被“注销”，相距有十万八千里的路程。 

  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文学正在超常的流变之中。有所失亦有所得。失去的，是文化与文学的外在表征及这些表征所带来的隔

离保护机制；得到的，则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文学在更开阔的时空里面更自由地发展。不用担忧这种流变使少数民族文学损失得过多。

满族文学的历史和老舍的文学成功告诉我们，原本健全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有可能产生某种能动的代谢补偿机制，当传统文化的外

在特色开始模糊的时候，其内核的种种固有因子却加倍地活跃起来，偿付外在特色的缺损。清代满族文学，貌似与中原文学无二致，却

没有瞒过有造诣的汉族文艺批评家，王国维在评论纳兰性德（字容若）的词作时曾卓有见识地指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

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习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见《人间词话》）王国维在这里所说的“自然

之眼”和“自然之舌”，用今天的语汇，即属于民族的传统审美定势，它是民族文化的潜在因素，在民族文化的交流中，不可能跟民族

文化的外在表征同步丧失。当然，随着民族间的交往日渐年深，传统文化的内核特质也会在一个长时间内慢慢淡化，这时，负有本民族

文化使命的作家，其主观能动性的施展，便有优劣之别了。老舍在满族文化受到社会不公正的排斥的情况下，并没有疏远自己民族的文

化本源，他懂得在民族文化的比较中，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的，民族不分大小，其久经磨砺的传统文化里面都会有真金子在，于

是他悉心地去体味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反复的创作实践中，有胆有识地将满族传统文化的美质溶解其间，让作品从题材、风格、

手法、韵味等各个方面，都呈献出一番有别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作品的文化气象。这也许可以说是老舍之为老舍的绝妙之点。 

  今天，我国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化上的大量交往，带来的是本民族文化的程度不同的变异，其中一些民族的文化变异还相当严

重。这就给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出了难题。回过头去用传统手段描写本民族封闭型的生活题材，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这时，向老舍这

里借鉴一点经验：下大力气去向民族文化的深层探取，以现代文明的目光辨别民族传统的成份，再把能够有益于当代的本民族特有的文

化内涵充分张扬出来，自然也是可以重获一派生机的。 

  老舍的创作成功还告诉人们，在多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文学时代，民族文学要走向广大读者，要走向世界，其创作者应当具备深刻

的文化审视意识。世界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现代文明的曙光，已经次第辉耀于我国各个历史悠久文化沉积厚重的民族，让我们许多民

族的文化人，都看到了民族旧有文化的弊端，从而产生了重新认识自我民族和重新塑造自我民族的意念。老舍大概是最早具有这种神圣

忧思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之一。他在20年代的早期作品《二马》中，就说出过“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这般石破

天惊、震聋发聩的话语。他一生中的许多作品，都是围绕着检讨民族文化的主线展开的 ，直至他的晚年搁笔之作《正红旗下》， 更把

这种民族历史文化的批判精神发扬到了极致，面对满民族的历史性滑落，作家写道：“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

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这番话，由一位毕生热爱着自己民族的伟大作家嘴里说出，份量是很重的，其间包容的民族文化扬弃力量也是巨大的。 

  满族，这个让人们说不够的民族，在短短三百年间创造了偌多的奇迹，又在自身的发展中孕育着何等的悲剧！一代又一代的满族作

家在思考，在探讨，在自省……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就发出过“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感叹，提出了“须要退步抽身

早”的警告，可以说是这种运用文学进行民族自审的先声了。从清代结束到当代，满族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做过了许多文章（老舍以后，

又有丁耶的《外祖父的天下》、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和《西三旗》、朱春雨的《血菩提》、颜一烟的《盐丁儿》等等），这说明，

满族这个在我国现有的56个民族中最早“碰壁”的成员，愿意成为最早冲出历史局限性的民族。其实，中国大地上的少数民族，那一个

没有历史教训和文化教训需要归总呢？民族的自我超越意识和深层次的文化省视意识，对每个力图走出历史“怪圈”从而迎头赶上现代

文明的少数民族，都是必需的。我们知道，提起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代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感情和心理会产生异常复杂微妙

的震荡，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心头都扭结着这样那样扯也扯不开的“民族文化情结”，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态度，千差万别。但是，进入



 

民族文化相互撞击与民族文学迅猛流变的新时期之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试图躲避它对民族文化建构的责任，都已经不可能了。 

  老舍作为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民族文学意义上的巨大成功，与他所出生其间的民族——满族所持有的开放型

的民族文化品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民族文学事业发展到今天，时代不仅对满族，而且是对一切少数民族的作家，都提出了

培养自己开放型民族文学品格的要求。老舍的经验证实，只有在开放型的民族文学品格之上，才能找到通向民族文学至高荣誉的阶梯。

只要少数民族的作家对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享有植根其间的位置，就不必担心在打造开放型品格的过程中走失了自我，恰恰相反，少

数民族文学新的更高级的生命形态会应运而生，放射光彩。 

  如同现今的世界上尚未出现纯粹的非民族的文学一样，现今世界上也越来越不可能再产生纯粹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学在各自范畴内

的一切扩殖，均须在多民族的相互交流、相互冲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中实现。老舍和他的满族文学，就是在这个民族文学彼此剧烈

互动的时代，充满自信地成就了自我。 

  三个半世纪之前即开始出现于满族中间的那场民族文化“涅槃”，对该民族来说，是福是祸？真可谓一言难尽。然而，今天的人们

已经看到了，满民族的“次生文化形态”，以其能量来说，并不低于该民族的“原生文化形态”，在我国多民族的的现实文化生活中，

仍旧显示着独特的能动的意义。我们也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来提取老舍在多民族文学流变时代的意蕴和价值的。 

－－－－－－－－－－－－－－－－－－－ 

①此文的主要内容，后来以同样的题目，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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